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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美国总体安全态势演进:
大国竞争、经济压力与军事转型

祁昊天∗

内容提要 新冠疫情给美国总体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课题.在

以大国竞争为战略转向重心的前提下,美国已在政治动员、作战思

想、装备研发、力量结构等各方面开启了应对新兴军事大国的转型准

备.这一转型虽有政治指导和军事顶层设计,但由于战略惯性、组织

习惯、政军关系、军种政治、军工利益集团等多重因素作用,在重点方

向的选择方面始终表现得较为迟疑,缺乏果断的战略权衡、取舍与优

化.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与金融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和冲击,而美

国政府与美联储的财政、货币及债务收购政策又将进一步增强疫情

时期美国国民经济基本面的不确定性.在中短期内,新的经济金融

环境将为美国军事转型增加压力与阻力.但中长期来看,面对新的

总体安全目标优先排序、经济基础及军事战略环境,疫情下的经济金

融政策影响将可能助推加速美国大国竞争的军事准备与转型.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美国军事 总体国家安全 大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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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使人们有机会重新审视经济、军事、政治、金融、生物、卫生

等各领域对国家安全的集成影响,并为我国立足特殊时期为中长期安全目标

的应对响应提供启发.美国“大国竞争”的自我战略定位及相应军事转型准备

开启了全球新一轮大国军事竞争准备的序幕.① 美国的军事转型开始以来,新
冠疫情是对其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社会等维度的首次全面体系冲击.美

国对此次疫情冲击的应对为我们审视甚至预判未来美国军事转型,把握大国

军事竞争基调提供了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总体安全观的指导和要求

中,特别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

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

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② 这一阐释强调了不同国家安

全领域的“合力”意义.军事安全与经济、金融安全由于其天然的联系,是大国

竞争能力准备与战略转型的必要合力范畴.而在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大规模、

全谱系的冲击之下,不同安全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优先排序、政策与资源取

舍等都是极其重要的政治与战略问题.基于此次新冠疫情对美国等经济、金
融与军事安全等不同国家安全领域所造成的冲击,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档案、

官方文件进行梳理,对相关政策进行领域融合与跨越层次的解读,探讨美国在

战略、作战战术等方面为大国竞争所进行的军事准备与转型.

一、大国竞争军事准备:多维多领域目标

以２０１７年底至２０１８年初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
及核、导弹防御、常规力量转型等具体领域调整计划为标志,美国应对所谓“大
国竞争”的军事准备已在战略与常规力量、威慑与作战体系、资源动员与使用、

现有战备维持与新技术新装备新质战斗力开发等多个维度全面展开.

在战略力量方面,美国启用战略威慑能力现代化方案;不断提高跨域多层

导弹防御网的建设与升级;退出«中导条约»并加强高超声速武器研发和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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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美国“大国竞争”定位与相关军事转型准备的战略基础,参见 TheWhiteHouse,NationalSeＧ
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December２０１７;DepartmentofDefense,The２０１８NaＧ
tionalDefense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January２０１８.这一转型与特朗普政府的思路关

联很大,但转型是一个渐进和非线性的过程,在特朗普政府之前便已有动作,如 DepartmentofDefense,
SustainingU．S．GlobalLeadership:Prioritiesfor２１stCenturyDefense,January２０１２.

«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５页.



间敏感性目标的打击能力.在常规力量方面,美国重回对同等或近似能力及

体量对手的重视,告别后冷战及后“９􀅰１１”时代主要在中东欧及欧亚大陆腹地

针对中小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如恐怖主义组织、地方势力)的不对等常规军

事行动及反游击、反“叛乱”、治安战等军事重心.① 为此,美军在多个作战域和

相应军兵种强化力量调整.包括加速空中力量隐身化,提高主战装备战备水

平;重新强调制海权的争夺与掌控,由冷战后的由海向陆与近岸作战能力建设

转向提高舰队防空与反舰能力;加强陆上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战略及战

场态势感知优势,加强全球情报、监视与侦察网络;强化电子战与赛博空间攻

防能力,特别开始着重攻势环节;提高杀伤及指挥链的运转速度或减小长度,
如加快高超声速武器研制并提高未来时敏目标打击能力,将无人平台与人工

智能引入指挥与杀伤链条,从情报收集与分析、目标甄别到任务规划,缩短或

加速杀伤链.
在作战思想方面,美国以亚欧大陆新兴军事强国为假想敌,以对等大国区

域冲突以及长期竞争为假想场景,进行了一系列转型探索.具体内容包括:全
军总体性“灵活力量部署”概念和“全域作战”尝试;陆军“多域战斗”到“多域作

战”及对于远程打击和防空能力的重新强调;陆战队“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和

２０２０年春天开始的回归海上、灵活、小型化转型;海军“分布式海上作战”及将

制海权掌握与争夺的再次提上日程;空军的“穿透式制空”、面对强大防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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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各领域转型措施的政府及美军内外讨论与计划,参见 RobertWork,“TheThirdU．S．OffsetStratＧ
egyandItsImplicationsforPartnersand Allies,”SpeechDeliveredatthe Willard Hotel,Washington,
D．C．,Jan．２８,２０１５,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Speeches/Speech/Article/６０６６４１/theＧthirdＧ
usＧoffsetＧstrategyＧandＧitsＧimplicationsＧforＧpartnersＧandＧallies/,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１６;DepartmentofDefense,Nuclear
PostureReviewReport,April２０１０;U．S．Army,TRADOCPamphlet５２５Ｇ３Ｇ１,TheU．S．ArmyinMultiＧ
DomainOperations２０２８,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２０１８,https://www．tradoc．arＧ
my．mil/Portals/１４/Documents/MDO/TP５２５Ｇ３Ｇ１_３０Nov２０１８．pdf,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１１;Mark Gunzinger,etal．,
ForcePlanningfortheEraofGreatPowerCompetition,Washington,D．C．:CenterforStrategicand
BudgetaryAssessments,２０１７;MackenzieEaglen,“JustSayNo:ThePentagonNeedstoDroptheDistracＧ
tionsandMoveGreatPowerCompetitionBeyondLipService,”WarontheRocks,Oct．２８,２０１９,https://
warontherocks．com/２０１９/１０/justＧsayＧnoＧtheＧpentagonＧneedsＧtoＧdropＧtheＧdistractionsＧandＧmoveＧgreatＧpowＧ
erＧcompetitionＧbeyondＧlipＧservice/,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０９;MarkF．Cancian,“U．S．MilitaryForcesinFY２０２０:The
StrategicandBudgetContext,”CenterforStrategicandInternationalStudies,Sept．３０,２０１９,https://
www．csis．org/analysis/usＧmilitaryＧforcesＧfyＧ２０２０ＧstrategicＧandＧbudgetＧcontext,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１８;MikeGallagＧ
her,“Stateof(Deterrenceby)Denial,”WashingtonQuarterly,Vol．４２,No．２,Summer２０１９,pp．３１Ｇ４５;
JacobCohn,etal．,AssessingtheArsenals:Past,Present,andFutureCapabilities,Washington,D．C．:
CenterforStrategicandBudgetaryAssessments,２０１９;ThomasG．Mahnken,etal．,PiercingtheFogof
Peace:DevelopingInnovativeOperationalConceptsforaNewEra,Washington,D．C．:CenterforStraＧ
tegicandBudgetaryAssessments,２０１９.



的生存与攻击问题;面向未来的“马赛克战争”等实验方案.①

这些新方案虽都在不成熟的发展初期且各有侧重,但在军事冲突规律演

变的把握上具有一些共同强调的特征:进一步联合,追求深度融合;打通不同

的行动域(陆、海、空、天、电、网);力量部署方式更加分散、灵活,战场密度降

低,每级作战单位的责任区范围上升,在此基础上提高生存和自持能力,并达

到毁伤能力的灵活配置;单一平台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弱化平台作用,更加侧重

平台间网络,网络战普遍化、背景化;加强新概念和新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如无

人化和人工智能.总之,远期定位为跨军种、去军种、跨平台、分散化、单元节

点网络化、全域化的作战力量.而这一方向不仅体现在作战行动,也同样影响

和改变装备研发、采购、训练、人员培训、后勤保障等环节.如果这一转型得以

实现,其对指挥体制、力量结构、兵力使用、作战思想、装备发展等各方面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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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epartmentofDefense,JointOperatingEnvironment２０３５,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Office,２０１６,https://www．jcs．mil/Portals/３６/Documents/Doctrine/concepts/joe_２０３５_july１６．
pdf? ver＝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２８Ｇ１６２０５９Ｇ９１７,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０４;U．S．Airforce,UnitedStatesAirForceStrategicMaster
Plan,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２０１５,https://www．af．mil/Portals/１/documents/
Force％２０Management/Strategic_Master_Plan．pdf,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０５;JointPublication(JP)３Ｇ１４,SpaceOperaＧ
tions,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２０１８,https://www．jcs．mil/Portals/３６/DocuＧ
ments/Doctrine/pubs/jp３_１４．pdf,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０５;JointPublication (JP)２Ｇ０３,GeospatialIntelligenceSupＧ
portinJointOperations,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２０１６．http://www．dtic．mil/
doctrine/new_pubs/jp２_０３．pdf,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０５;JointPublication(JP)３Ｇ５９,MeteorologicalandOceanographＧ
icOperations,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２０１８,https://www．jcs．mil/Portals/３６/
Documents/Doctrine/pubs/jp３_５９．pdf,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０１;U．S．Airforce,AirForce Doctrine Document
(AFDD)１,AirForceBasicDoctrine,Organization,andCommand,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Office,２０１５;OfficeoftheDeputyAssistantSecretaryoftheArmy(StrategicIntegration),TrenＧ
dingThreats:DrivingtheNextEvolutionforOurMilitaryInstallations,１６October２０１７;U．S．Army,
TRADOCPamphlet５２５Ｇ３Ｇ１,TheU．S．ArmyinMultiＧDomainOperations２０２８,WashingtonD．C．:GovＧ
ernmentPrintingOffice,２０１８,https://www．tradoc．army．mil/Portals/１４/Documents/MDO/TP５２５Ｇ３Ｇ１_
３０Nov２０１８．pdf,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１１;U．S．Marine,ForceDesign２０３０,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
Office,March２０２０,https://www．hqmc．marines．mil/Portals/１４２/Docs/CMC３８％２０Force％２０Design％
２０２０３０％２０Report％２０Phase％２０I％２０and％２０II．pdf? ver＝２０２０Ｇ０３Ｇ２６Ｇ１２１３２８Ｇ４６０,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２１;DavidA．
DeptulaandHeatherPenney,withLawrenceA．StutzriemandMarkA．Gunzinger,RestoringAmerica􀆳s
MilitaryCompetitiveness:MosaicWarfare,MitchellInstituteforAerospaceStudies,AirForceAssociaＧ
tion, Arlington, V． A．, ２０１９, http://docs． wixstatic． com/ugd/a２dd９１ _
２９e０２１b２９７f２４９２ca７f３７９d３１４６６ad０c．pdf,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２０;BryanClark,DanPattandHarrisonSchramm,MoＧ
saicWarfare:Exploit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AutonomousSystemstoImplementDecisionＧCentric
Operations,CenterforStrategicandBudgetaryAssessments,WashingtonD．C．,２０２０,https://csbaonline．
org/uploads/documents/Mosaic_Warfare_Web．pdf,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１３;SherrillLingle,et．al．,JointAllＧDomain
CommandandControlforModernWarfare:AnAnalyticFrameworkforIdentifyingandDevelopingArＧ
tificialIntelligenceApplications,RAND Corporation,Santa Monica,California,２０２０,https://www．
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４４００/RR４４０８z１/RAND_RR４４０８z１．pdf,２０２０Ｇ０６Ｇ
１５．



响,将可能成为自１９８６年«戈德华特—尼克尔斯法案»(GoldwaterＧNichols

Act)及后冷战调整后的又一次历史性转型.①

以上是美军希望在军事代差优势被抹平、同代优势被缩小后,应对对等体

量军事体时所取得的中长期改变,以实现新的代差优势.② 但实现这一目标非

常困难,这不仅取决于思想和技术发展,也由政治、经济、后勤等因素所决定.
第一步是如何在现有政军结构和军种关系的基础上确保军费水平,并在“今
天”与“明天”之间取得相对合力的平衡与取舍.为实现这些全方位的军事转

型和军事竞争准备,美国从军费开支、资源动员、目标取舍平衡等各方面都在

进行调整.③

在维持目前的战备水平与形成未来新技术新装备这二者之间,由于美军

全球任务负担过重,取舍与平衡存在普遍困难.各军种都试图在现代化能力

建设和日常运行、战备水平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受

到疫情的冲击,而疫情冲击及美国经济金融应对政策的双重作用也将改变美

国大国军事竞争转型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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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戈德华特—尼克尔斯法案»,参见 UnitedStatesCongress,“GoldwaterＧNicholsAct,TheDeＧ
partmentofDefenseReorganizationActof１９８６,Pub．L．９９Ｇ４３,”Washington,D．C．,１９８６,https://
www．congress．gov/bill/９９thＧcongress/houseＧbill/３６２２,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３;KathleenJ．McInnis,“GoldwaterＧ
Nicholsat３０:Defense Reform andIssuesforCongress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 (CRS Report
No．R４４４７４),”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Researchservice,２０１６,https://fas．org/sgp/crs/natＧ
sec/R４４４７４．pdf,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４.

关于面对新兴军事大国“挑战”时美国的态度,参见 OfficeoftheSecretaryofDefense,AnnualReＧ
porttoCongress: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WashingＧ
ton,D．C．,２０１９,https://media．defense．gov/２０１９/May/０２/２００２１２７０８２/Ｇ１/Ｇ１/１/２０１９_CHINA_MILIＧ
TARY_POWER_REPORT．pdf,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０１;RobertO．WorkandGregGrant,BeatingtheAmericansat
TheirOwnGame:AnOffsetStrateg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CenterforaNewAmericanSecurity,
Washington,D．C．,２０１９;EricEdelmanandWhitneyM．McNamara,U．S．StrategyforMaintaininga
EuropeWholeandFree,CenterforStrategicandBudgetaryAssessments,Washington,D．C．,２０１７;Evan
BradenMontgomery,“ContestedPrimacyintheWesternPacific:China􀆳sRiseandtheFutureofU．S．PowＧ
erProjectio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３８,No．４,Spring２０１４,pp．１１５Ｇ１４９;ChrisDougherty,WhyAＧ
mericaNeedsaNew WayofWar,CenterforaNewAmericanSecurity,Washington,D．C．,２０１９;Evan
B．Montgomery,ReinforcingtheFrontline:U．S．DefenseStrategyandtheRiseofChina,Centerfor
StrategicandBudgetaryAssessments,Washington,D．C．,２０１７.

例如,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协调调整,DepartmentofDefense,AssessingandStrengthening
theManufacturingandDefenseIndustrialBaseandSupplyChainResiliencyoftheUnitedStates:Report
toPresidentDonaldJ．TrumpbytheInteragencyTaskForceinFulfillmentofExecutiveOrder１３８０６,
September２０１８.



二、财政与金融应对:中长期经济挑战

经济与金融安全是新冠疫情在美国所造成的最重大次生影响之一,最直

接的体现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资本市场震荡、高失业率等.虽然疫

情并非美国经济出现动荡的结构性主因,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美国经济问题在根本上具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包括长期扩张性货币政

策和资本市场权重股票被回购吹大的股市泡沫;企业高债务杠杆;产业空心

化;贫富差距扩大等.自２００８年以来,这些问题都未得到解决,甚至越陷越

深.美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十年繁荣,而风险也在同时越积越高,新冠疫情与石

油市场的打击都是外部刺激或催化剂.即便没有此次疫情的冲击,其内在矛

盾的暴发也将迟早到来.不过美国的经济与金融环境却可能因为这一催化剂

出现中长期变化.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多方面应对措施可能进一步加剧美

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脱节,加重美国政府本已巨大的财政压力和债务

负担.
疫情冲击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在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收缩

了４．８％,预计第二季度还会进一步下滑.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２０２０年

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５．６％,而这一跌幅是１９３１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当时下降了６．５％.失业率可能在第三季度达到１６％左右的峰值,并在年底前

降至１１．４％.①

从如此规模的经济收缩中恢复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面对疫情冲击,美
国政府最为担心的局面是出现长期和结构性通缩.由于对通缩风险的认知高

于通胀,美国采取了积极甚至是激进和极端的纾困与刺激措施,体现在财政、
货币和准国有化三个方面,已累计投入近１０万亿美元.在财政政策方面,

２０２０年３月,美国先后推出援助医疗机构的８３亿美元计划、用于新冠病毒检

测的１０００亿美元计划、全面纾困的２．３万亿美元计划、２０２０年５月份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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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CBO􀆳sCurrentEconomicProjectionsandaPreliminaryLookatFedＧ
eralDeficitsandDebtfor２０２０and２０２１:APresentationtotheHouseBudgetCommittee,”April２８,２０２０,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２０２０Ｇ０４/５６３４４ＧCBOＧpresentation．pdf,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３０．



础上追加的１万亿美元,以及最新的３万亿美元计划等.①随着经济重启、疫情

反弹,国会继续进行新一轮的财政支持讨论,最终数字将在民主党３万亿目标

和共和党１万亿目标之间,而白宫也在继续推动降低薪税和减免措施.美国

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对于债务透支不计后果.美国债务水平近十余年出现

了很大的上升.２００６年,债务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６４％,当前这一比例已超

过１００％.除了开支增加,如军费连续多年维持在７０００亿的名义值水平以上,

２０１７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促成的减税措施是债务加剧的重要原

因.此次减税的主要受益者是企业和富人阶层,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的

数据,企业平均税率在这次减税之后从２３．５％降至１２％.与此同时,并没有相

应减支措施进行抵消.

截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美联邦政府发行的公共债务总额为２３．２万亿美

元,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１０７％.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应对政策将进一

步推升赤字和债务水平.考虑到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降幅,到本财年末即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将攀升至１３５％,达到历史

高点.②

在疫情暴发前,２０２０财年联邦预算赤字预计为１．１万亿.在刺激计划后,

这一数字已升至３．７万亿,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赤字,超过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期间

１􀆰４万亿美元.③ 联邦总负债在２０２１财年到来之前(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预估

将上升到２６．９万亿,而２０２１财年赤字预估为９６６０亿美元.④ 而这些都是假

定没有额外刺激的前提下.

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打出一系列组合拳.首先是在２０２０年３月中旬

将联邦储备基金率降至０％—０．２５％范围,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低至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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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U．S．HouseofRepresentative６０４７,CoronavirusPreparednessandResponseSupplementalApＧ
propriationsAct,https://www．congress．gov/１１６/bills/hr６０７４/BILLSＧ１１６hr６０７４enr．pdf,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０１;
CommitteeonFinance,U．S．Senate,S．３５４８Ｇ１１６thCongress(２０１９Ｇ２０２０),CoronavirusAid,Reliefand
EconomySecurityAct(“CARESAct”),https://www．congress．gov/bill/１１６thＧcongress/senateＧbill/３５４８/
text,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１５．

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CBO􀆳sCurrentEconomicProjectionsandaPreliminaryLookatFedＧ
eralDeficitsandDebtfor２０２０and２０２１,”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FederalDebt:APrimer,March
２０２０,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２０２０Ｇ０３/５６１６５ＧCBOＧdebtＧprimer．pdf,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０５;CongresＧ
sionalBudgetOffice,TheBudgetandEconomicOutlook:２０２０to２０３０,January２０２０,https://www．cbo．
gov/publication/５６０７３,２０２０Ｇ０３Ｇ０２．

CongressionalBudgetOffice,TheBudgetandEconomicOutlook:２０２０to２０３０,January,２０２０．
KimberlyAmadeo,“CurrentU．S．FederalBudgetDeficit,”https://www．thebalance．com/curＧ

rentＧuＧsＧfederalＧbudgetＧdeficitＧ３３０５７８３,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０．



并开启了无底线“印钞”.２０２０年３月中旬,美联储开始实施７０００亿美元量化

宽松(QE).３月下旬,当美国股市数次熔断暴跌不止后,美联储开启了史无前

例的无限量化宽松.进入４月,美联储又推出２．３万亿贷款计划.①２０２０年６
月,美联储启动居民和企业贷款安排,维持信贷渠道顺畅,特别是帮助大型企

业渡过难关.美联储在６月１５日公布的货币政策报告中明确,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将维持在０至０．２５％区间.② 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激进

的宽松政策.

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美国的第三项措施是国家直接出手.对于大量

因为疫情而面临生存困境的企业而言,即便利息低了、流动性好了,依然没有

实际作用,只有外部介入.严格来说,介入方并不是“国家”队而是美联储.美

国没有通过国企对危困企业注资的条件,而是通过美联储“接盘”,买下债务,

包括企业债、证券市场垃圾债及居民债务.２０２０年６月,货币政策报告明确

美联储将在未来数月至少增购５０００亿美元国债和２０００亿美元的机构抵押

支持证券(MBS).③ 通过购买国债和企业债券,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２０２０
年３月份便开始显著扩大.美联储已在实质上无限地通过资产购买来稳定

市场.

美国这些激进的扩张应对措施一定意义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以美国国债

价格为例.在经济面临冲击时,国债需求增多,价格理应随之上升,收益率则

相应下降.但是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国债价格不升反降,收益率则在上升.④

连国债都出现了抛售现象,究其原因,是流动性出现极大问题.资金回流美国

资本市场,以避免机构高杠杆下的强制平仓风险,美国之外许多国家的资本市

场也因为资本撤出而受到连带影响.因此,由于资金的极大短缺,大幅增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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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货币综合应对政策,参见美联储新闻发布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总信息:Fed,“FederalReＧ
serveissues FOMC statement,”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monetarＧ
y２０２００３２３a．htm,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０１;Fed,“FederalReserveTakesAdditionalActionstoProvideupto＄２．３TrilＧ
lioninLoanstoSupporttheEconomy,”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moneＧ
tary２０２００４０９a．htm,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０;IMF,PolicyResponsestoCovidＧ１９,https://www．imf．org/en/Topics/
imfＧandＧcovid１９/PolicyＧResponsesＧtoＧCOVIDＧ１９＃U,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５.

Fed,“MonetaryPolicyReport—June２０２０,”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
２０２０Ｇ０６ＧmprＧpart２．htm,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３０．

Fed,“MonetaryPolicyReport—June２０２０,”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
２０２０Ｇ０６ＧmprＧpart２．htm,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３０．

美国国债价格,参见美国财政部国债销售及查询网站,https://www．treasurydirect．gov/instit/
annceresult/press/press．htm,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５;Bloomberg United States Rates & Bonds,https://www．
bloomberg．com/markets/ratesＧbonds/governmentＧbonds/us,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６.



政赤字、启动无底线的货币扩张,一定程度上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其中长期影响必是巨大的,甚至可能是不可逆的.美国政府和美联储

最为担心通缩出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确在低通胀、低增长、
低利率的环境下运行已久,同时伴随高泡沫、高债务与高贫富分化,富人阶层

资金愈发充裕,穷人则消费能力不足,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投资“脱实向虚”的
倾向变得更强.但是,依赖美联储输血而抬高的杠杆率、疫情导致的大面积停

工和复工困难、劳动力短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都意味着严重依赖增

加货币供应的经济稳定措施为通胀或滞涨埋下了种子.即便这颗种子不会发

芽成长,也会使得未来应对措施更加复杂.美国资本市场在数次熔断之后不

可谓不壮观的“V型反转”并不能掩饰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最极端情况甚至会动摇美元国际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依赖其实体

经济支撑、国际清算体系和美元信用,此次疫情的冲击及其政策应对对于美元

地位的长期影响是可能存在的.但没有迹象表明,替代的世界货币将在短期

会出现,美国尚有时间去进行金融地位止损布局.更现实的赤字压力则很可

能积重难返.
当政府大幅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央行通过大规模购买债务向市场注入流

动性,通胀便在理论上可能发生,而当下的长期风险是经济低增长与通胀并存

的滞涨.有观点认为信用货币年代的通胀已不再是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现

代货币理论(ModernMoneyTheory).① 最常提及的例子是日本.过去数十

年来,日本央行通过不断购买政府债券,已持有一半的政府债券,公共债务已

占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比美国情况“严重”得多.然而,在过去２０年

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连２％的通胀目标都达不到.因此,以现代货币理论为

代表的声音相信发达经济体都可以走日本的道路,同时实现大举借债和低通

胀风险.但问题在于,美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一方面,日本是经常项顺差国,
而美国是逆差国;另一方面,日本由于人口结构等问题长期总需求不足.所

以,对于日本而言较为安全的长期激进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可能是无法承

受的.
赤字问题将会日益严重.根据一些机构的估算,美国政府２０２０年的预算

赤字可能超过４万亿美元,接近其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０％.上一次出现这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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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代货币理论的介绍及其批评,参见 HansVisser,ModernMonetaryTheory,EdwardElgarPubＧ
lishing(１９９１);ThomasPalley,“Money,FiscalPolicy,andInterestRates:ACritiqueofModernMonetary
Theory,”ReviewofPoliticalEconomy,Vol．２７,No．１,２０１５,pp．１Ｇ２３.



模赤字还要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纾困法案的支出和大部分减税

措施都将在２０２１年底到期,但其财政影响将形成中长期影响.而这些估计的

基础是假定不会有进一步的财政和货币措施.

由于美元作为全球交易货币,只要扩张控制在一定范围,便无须承担其他

主权货币过度超发所几乎必然带来的通胀问题和信用危机.由于对美国经济

实力和金融稳定性的信心,多数国家与机构投资者目前仍然将持有美债视为

可靠安全的投资.从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美国低于日本和欧洲

国家,仍算是相对保守的.以央行持有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美国

的量化宽松水平在西方世界也是较低的.① 且如前所述,美国的经济与贸易结

构与其他国家不一样.

凡事皆有限度,无限度的投放货币是不可持续的.不过这一比例本身并

不能单独决定一个国家的风险水平,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风险水平的评估既

反映债务水平也要考虑该国偿还能力和意愿.随着债务水平攀升,对于美国

偿还能力的信心将被侵蚀.这一过程还将伴随对更高利率的要求,从而进一

步增加支撑债务的负担,并增加通胀压力.

无论是可能的长期全球金融地位动摇,中期的通胀或滞涨风险,还是近在

眼前的财政赤字压力与通缩畏惧,美国进行大国竞争军事转型准备的经济背

景都将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其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扩军中断甚至缩减规模,

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则是可能反而促成美军转型的加速.

三、军事转型影响:倒逼战略取舍

后疫情的经济和金融基本面会对美国正在进行的军事转型造成两方面影

响.从中短期来看,赤字压力与产业链、供应链变化带来的成本上升将增加美

军扩军和现代化计划的实施难度.而从中长期来看,扩军与现代化难度的提

升则可能倒逼美国加速战略取舍,反而助推转型更快完成.

在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不断创下军费的名义值新高,但是,以不变美元

价格计算的总量成长和当年价计算的增速都呈现另一种局面.常年赤字压力

已促使敏感的军工企业在几年前便重新进行市场风险评估.而新冠疫情造成

的损失更是可能在未来十年减少数千亿美元的军费可用资金,如果发生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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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IFS).



当于又出现一次２０１１年«预算控制法案»的十年自动减赤.此外,疫情引发的

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变化也会提升美国国防采购成本.
成本上升和军事开支诉求两方面又同时可能增强通胀压力,与前述经济

金融基本面形成共振.首先,其他条件维持不变,供给成本的上升与通货膨胀

具有正向相关性.由于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变化,原材料、设备和熟练工人都

会出现相应短缺以及成本上涨.加上美国长期产业空心化,由虚转实难度很

大,工业生产能力的下降会进一步抬高军品供给成本和货物价格.不考虑国

防开支的情况下,需求与供给曲线分别为 D１、S１,均衡点为 E１,均衡价值和产

量为P１、Q１.当国防开支引发需求上升而成本负担造成供给减少后,价格水平

上升至P２.(参见图１)

图１　国防开支与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此外,国防开支与经济金融环境的共振还可能造成货币型通胀压力.通

过ISＧLM 模型,结合商品与货币市场,利率i与国民收入均衡值 Y的调节会随

着政策性利率下调、货币供给增加、财政赤字透支增加通胀压力.(参见图２)

由于国防扩张的需要,财政赤字将压力不断转嫁至未来的预算和政府,这是特

朗普政府扩军、增军费的结果.而赤字货币化则会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如与

前述疫情金融政策结合可能引发更大的通胀压力.

但从中长期考虑,新的约束和限制也可能加速美军转型完成,在旧系统、

旧思想的包袱和新任务、新准备的需要之间,美国政府和美军将要面临历史级

新的战略取舍.如在权衡之下卸掉包袱并贯彻更大的战略决心,那么,美国的

大国竞争军事转型也可能反而得到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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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防开支与货币型通胀压力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未来美国军事开支面临的状况有二:一是如何选用新的开源和节流措施,
二是如何在财政压力注定增大的前提下进行取舍和必要改变.在开源方面,
减税措施已堵死这条路.而节流尚有可能,但难度很大.刨除能源部的核武

相关开支与国务院、情报系统相关准军事开支外,美国单纯的军费由两部分构

成,即“基础预算”与“海外应急行动预算”(OCO),前者包含工资、武器采购、科
研、训练、行动、日常运作,后者可以简单理解为战争特别开支,较少受到军费

总体走势限制,并在２０１１年«预算控制法案»之后经常被用来规避限制并补贴

常规账户.自“９􀅰１１”事件以来,“海外应急行动预算”开支已愈２万亿美元.

２０２０财年,在近年整体军费总量增速放缓甚至下降的趋势下,“海外应急行动

预算”依然增长并获得了１３７０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对于以大国军事竞争定位

锚定未来中长期国家安全战略的美国来说,停止这些长期海外军事行动,更加

聚焦大国竞争无疑是一个方案.
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军事转型已面临军费压力.虽然特朗普政府上台

以来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军费投入,但是,这种提升更多表现为名义值上升.而

无论是增速、固定美元价格的实际值都增幅有限,甚至在个别重要领域的增速

及最近的名义值方面都出现了下降.例如,比较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２０２０三个财年军

费水平,在研发、采购、行动与维护、人员开支四大领域,年度增幅都出现了极

大的滑坡甚至负数,而军种拨款的增幅也同样如此.可以说,美国的军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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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入瓶颈期.①

２０１９年的两党预算协议要求降低赤字,该协议为２０２１年的国家安全拨款

７４０５亿美元,其中基础军费预算６３６４亿美元,“海外应急行动预算”账户６９０
亿美元,核武器和其他３５１亿美元.虽然名义上比前一年提供的７３８０亿美元

要多,但按不变美元计算,这是在减少.②

大国竞争的自我认知定位下,美国认定了三类主要战略安全漏洞:战备水

平不理想;作战平台与系统的领先程度不足;军队作战思想与军队组织方式不

符合大国军事竞争需要.第一,由于美军长期处于高强度、低烈度海外行动状

态,高强度加剧了人员训练缺失与装备寿命损耗,低烈度的重复任务使得人员

与整个组织运行难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使得可能在大国军事摩擦甚至冲突

中缺乏必要的任务遂行能力;第二,美国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介入世界军事

大国角逐以来,技术与后勤优势一向是取胜的基础,但随着新兴军事大国的崛

起,美国面临着后冷战军事装备发展路线与生产动员体系必须调整的紧迫任

务;第三,美军长期聚焦于反恐和“治安战”等低烈度军事行动,无论是作战装

备体系的使用还是总体战略方针都需要向大国军事竞争重新倾斜.在财政压

力下,这三方面的调整必然继续挑战各方面的协调,特别是政军关系、军种关

系、战区优先次序、新装备研发与现有装备及战备水平维持的平衡等.

疫情对军事开支的另一个影响是政治和舆论基础发生改变,国内、国际政

策优先级别发生调整.在２０２０年４月一项皮尤调查中,分别有４８％和５５％的

受访者希望增加社会保险与医疗开支,８％支持削减;４０％的受访者支持提高

国防开支,２３％支持削减.③ 在疫情之后,这一数字势必将上升.国家安全与

国民安全的定义已发生了改变,国内威胁和全球健康问题对于个人安全和美

国人生活方式的威胁,在公众认知中也许将大大超过潜在的大国竞争对手.

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或赢得参议院,这些压力也许将加速改变诸如全民医保

等政策,导致国内和民事开支方面重大的政策变化.④ 虽然党派差异与国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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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白宫 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数据.
参见历年«国防授权法案»与拨款法案.
PewResearchCenter,“LittlePublicSupportforReductionsinFederalSpending,”https://www．

peopleＧpress．org/２０１９/０４/１１/littleＧpublicＧsupportＧforＧreductionsＧinＧfederalＧspending/,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４．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１３日,近年来迅速发展的美国在线调查公司晨间咨询(MorningConsult)对２２０１

名美国成年公民的调查,４１％的受访者表示因为疫情而更有可能支持全民医保,其中共和党受访者中２５％
表示该意愿变强,参见 YusraMurad,“４１％ ofPublicMoreLikelytoSupportUniversalHealthCareAmid
Pandemic,”https://morningconsult．com/２０２０/０３/１３/coronavirusＧuniversalＧhealthＧcare/,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２０.



国内治理问题上的意见差异有很高的相关度,但可以预见,无论谁赢得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大选,新的社会压力都将体现在国家安全优先排序中.在可预见的未

来,国内政策将冲击大国竞争军事准备的资源分配.
总之,在疫情及其次生影响下,两全其美的军事准备方案变得越来越不现

实.在国内、国民和社会安全的优先级侵蚀军事安全优先级的同时,大国竞争

军事准备中的不同选项也不得不做出优先级调整.这对于美国政府和军队来

说将是艰难的选择,但也可能是一次倒逼加速转型的机会.
美军在近中期很可能加速放弃对于使用和维护成本高昂的原有装备体系

的依赖,并更加专注于现代化改造,为关键的下一代技术、装备和作战体系提

供支持.在军事竞争准备的各选项中,装备采购很可能成为倒逼取舍和优先

次序调整中最脆弱的部分.在可预见的未来,即便能够大规模引入无人系统,
对全球存在的美国军事力量而言,虽然部队规模在相对压缩,但大幅度削减部

队规模是困难的.此外,人员相关的工资、福利、医疗、住房等开支很难削减,
甚至可能维持目前的相对上升态势.研发方面的总体开支不会大规模削减,
因为这是美国试图在大国军事竞争维持优势的最根本保障.但是,多项目平

行推进的冗余将压缩,以节省开支,正如美国目前在高超声速武器研发中所做

的调整.这些之外,唯一可能裁减的就是采购账户.
近几年来,美国政府已开始认真反思国防技术与装备的开发与采购效率

问题,目标是实现提速与减缓成本攀升.这些目标首先需要依靠军方自身的

改革与合理化流程来实现,将新技术与新装备开发的优先级别重新置于冗繁

的行政、案牍工作之上,并在开发节点上给予军方特别是作战部队更大的发言

权.此外,这一体系性调整涉及大范围的政治、经济甚至舆论支持.无论是近

年的五角大楼首次全面审计还是一直以来存在的关于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

声音,都还未达到理想结果.疫情倒逼是否可能催生类似１９８６年蓝带委员会

的大规模评估,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后疫情的压力将可能促成该目标的

实现.①

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通过多个视角跟踪并判断在后疫情时期美国军事

转型压力下的倒逼改变,如战略力量的调整.目前,美国的“三位一体”核威慑

现代化计划存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同的支持声音.全球打击司令部的目标是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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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蓝带委员会,参见 DavidPackard,“President􀆳sBlueRibbonCommissiononDefenseManageＧ
ment,”PackardCommissionReport,June１９８６,http://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２６９５４１１Ｇ
PackardＧCommission．html,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７.



取在未来１０年获得２０００亿美元拨款,为新型隐身轰炸机、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新型核潜艇及指挥控制系统等相关配套设施提供全面支持.此外,美军希望

在战略力量方面进行全面升级,还包括提高导弹防御网的建设,从侦察探测能

力、指控系统到杀伤载具,升级工作全面铺开;加强高超声速武器研发,提高对

军事大国的区域威慑能力、对时间敏感目标的打击能力.显然,这些目标已不

可能在统一步调下实现.对于不同威慑力量的支持始终存在差异,后疫情时

期的压力必将加剧和加速这一争论,使得新的重心更快浮现.

在常规力量方面,美军一直试图在诸军兵种与战区司令部之间取得平衡.

空军希望加速空中力量的隐身化、无人化辅助;海军开始重新强调制海权的争

夺与掌控,希望通过无人化和分散化的部署实现生存与杀伤能力;陆军希望重

新获取战场上独立的远程打击与防空能力,提高大国军事冲突中的自持能力;

陆战队开始回归海上并改变过去数十年以“维稳”和“治安战”为主的任务模

式;全军正在全球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包括整合太空相关资产与指挥,并成

立太空军;强化电子战与赛博空间的攻防能力,特别开始着重进攻环节;无人

化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被逐渐引入指挥和杀伤链条,从情报收集与分析、目标

甄别到任务规划,缩短杀伤链,适应大国军事竞争中的对抗时敏性和对狭小机

会窗口的把握能力.所有这些军事转型准备都要求各战区、各军种从力量结

构、任务构成、作战与训练、后勤保障等各方面调整优先次序.

印太司令部、陆战队等单位近期的动向将为我们提供检验如上判断的视

角.２０２０年４月初,印太司令部按国会本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提交的报告

进一步推动“太平洋威慑倡议”概念,对标“欧洲威慑倡议”大大提高印太地区

的军事投入,而众议院先是于５月做出回应,在这一截至２０２６年的方案伊始便

计划划拨多于印太总申请的经费,①继而在２０２０年６月通过的美国２０２１财年

参议院版«国防授权法案»中,“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正式获批.② 美军将进一

步提升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无论是各军种新型装备的开发和列装,还是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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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U．S．Congress,HouseofRepresentative,H．R．６６１３,IndoＧPacificDeterrenceInitiative,htＧ
tps://www．congress．gov/bill/１１６thＧcongress/houseＧbill/６６１３/text,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１３．

U．S．SenateArmedServicesCommittee,S．４０４９,FiscalYear２０２１NationalDefenseAuthorizaＧ
tionAct, 文 本 参 见 https://www．armedＧ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S４０４９％２０Ｇ％２０FY％
２０２０２１％２０NDAA．pdf,２０２０Ｇ０７Ｇ０２,资金项目列表 https://www．armedＧ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
doc/S４０４９％２０Ｇ％２０FY％２０２０２１％２０NDAA％２０Funding％２０tables．pdf,２０２０Ｇ０７Ｇ０２.



态力量部署、全域作战为主要目标在各军种以不同方式推进的作战体系重塑.

另外,美军与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关系也正瞄向一个从训练到作战

都更加长期化联通的趋势.陆战队在２０２０春季开启«２０３０部队设计»改革同

样体现了极大的战略取舍决心,由依赖海、空优势安全进入作战区域并以地面

部队进行大范围区域掌控,转变为在敌方浅纵深区域维持小型内线及侧翼作

战单位,并通过“灵活部署”调动和杀伤敌军.①作为最新落实的转型方案,这二

者都既有战略需要的底色,也有经济基本面的倒逼助推.虽然离真正落实还

有很多步,但加速转型的决心已愈加明显,而其他军种与战区或职能司令部也

在进行类似的工作.

结　　语

“大国竞争”的回归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基调.该定位要求美国军事力量

从后冷战时代和后“９􀅰１１”时代在“边缘”地带的军事介入及长期存在,转变为

全球性、跨地区、跨领域的对等军事体竞争准备.重点战略为在东半球、欧亚

大陆及其周边区域预防和阻止挑战者的成功崛起.在西太和东欧这条战线面

对技术能力、装备质量与数量、训练水平、作战思想、后勤动员等方面不断提高

的大国对手.这是美国战略调整的主动层面.

但仅依靠主动层面常常是不够的.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２０多年,美

国面对过多个体量、技术和组织动员能力均不在一个水平的对手,一方面,这

是冷战胜利给美国带来的军事安全与优势红利;另一方面,美国在这一时期的

主动求变始终表现得犹豫不决,且出现过多次误判.例如,美军在技术和操作

层面不断强调平台之间的连通和体系层面的效率,但同时其作战样式愈加固

化,各军种、各战区在自身的相关领域中,形成了一套强调自身逻辑而缺乏进

一步深化融合的惯性.直到新兴军事大国的崛起,才使美国在２１世纪第二个

１０年倒逼进行新的尝试.这一转型尝试所涉甚广,而在美国两党政治、政军关

系、军种政治、军事思想惯性、军事科技与工业利益等诸多因素影响作用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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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目前多向并进、缺乏重点、左右为难的战略取舍困境.

在此次疫情冲击之前,美国的军事战略转型虽有顶层设计和微观实践,但

在不同目标和方向上却未做出重大战略权衡与取舍,如何在“今天”与“明天”

之间做出选择,如何在战略、作战和技战术层面落实大国军事竞争需要,美国

政府和军队都没有明确答案,随之出现的局面便是通过不断低效地筑高军费

来试图取得各方向的妥协.合理的战略指导和方向选择必然涉及重大权衡与

取舍,而被动倒逼可以提供这一动力.新冠疫情造成了重大经济冲击及美国

财政、金融应对所进一步加深的中长期经济压力,而这一压力或可使不得不

“节衣缩食”的美国政府与美军重新考虑其战略取舍.

疫情的冲击及相关经济应对将与军事转型准备发生两种共振效果,实现

转型主、被动因素的结合:在中短期内,美国的军力提升将面临更大挑战;而中

长期,后疫情时期经济环境的改变将可能倒逼美国加速战略取舍并实现转型.

其实现过程必然会充满不确定性,多项实验性军力和作战转型方案的可行性

依然还是未知数.此外,这一转型还面临着政党政治、军种政治、人才培养等

内生因素的挑战.不过,外生冲击和经济金融应对所造成倒逼压力将使美军

大国竞争转型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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